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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被神唤醒



听到神警告的第二天早晨，卫斯理基金会（ Wesley Foundation）驻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代表伏罗牧师（ Rev.
Wilbur Fowler）前去探望尚节，他开口的第一话就是：「你并不像一个科学家，倒像一位传道人。」

这位不速之客突如其来的话，在尚节心里起了共鸣，因为它唤起了他远近的回忆：近的是昨夜听见了神的警告
，远的是他五年前所定的留美初志。他不是在出海前决定，赴美之后要回国作传道人吗？

他于是把往事追述了一番。那位牧师等他一口气讲完以后，就毫不迟疑地为他策划了一条妥善的出路：到纽约
协和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读神学。他翘起大姆指，介绍了「世界有名的协和神学」，迫不及待地要尚节答应。尚节寻思了一会，就答
应下来，把留德和回国的两个计划完全抛在脑后。

他那么干脆答应到协和去，心里原来别有企图。第一，纽约是美国的最大都会，里面有富丽的珍藏，他要去发
掘一些，充塞他那填不满的欲望。最使尚节向往的，是协和神学院与街对面的哥伦比亚大学可以互相选课、互
得学位，可以先在协和得一些宗教知识，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其他广博的学问，请教他所崇拜的杜威博士
。第二，协和给他以优厚的待遇：学费全免，供给寓所，每年还有五百元美金的津贴。这样，为什么不去纽约
一行呢？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尚节离开俄亥俄州，来到繁华热闹的纽约。二十日进了协和神学院以后，他明知那里
的课程安排需要三年，却要求在一年内学完。学院同意了这位科学博士的请求，于是他勤奋研读，每日功课都
比同学们多花七八个小时，成绩果然优异。尚节所修华德教授（ Harry F. Ward
）的两门「基督教伦理」课，成绩分别为九十和九十二分；所修富司迪教授（ Harry Emerson Fosdick
）的两门「英语圣经」课，成绩分别为九十和九十五分。而这两位教授，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新派神学权威。

尚节进院以后，同学们都觉得奇怪，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他：「为什么你已得了科学博士学位，还要
来研究神学？」这个问题如果由普通信徒发出，倒没有什么稀奇，但若出自神学生之口，就未免令尚节大失所
望了。在他心目中，总以为学了神学以后，都是灵命高超的离俗献身之士啊！

没过多久，尚节就发现这所神学院的真实内容了。他说：「我盲目地来到一所徒有神学招牌，而无属灵空气的
学府。」他认为，在这里只能使头脑里的知识多一些，灵命是不会长进的，因为在这里找不到生命之道。他并
非有意攻击，而是事实如此。纽约协和神学院本是一八三六年由长老会创办，但在尚节入学时，该院已被现代
派（ Modernism）控制，成为美国新派神学的象征。不但院长寇芬（ Dr. Henry Sloane Coffin
）否认神的存在，而且教员普遍怀疑主耶稣是童女所生 ,
并认为《创世记》和复活的道理不科学、不可信，把祷告看为催眠术。由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在二十世纪向中国
派出了许多宣教士，是当时招收中国学生最多的美国神学院，还不断有著名教授访华讲学；因此，协和神学院
的新派思想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很大，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 1918
年毕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 1924年毕业），中国三自教会领袖吴耀宗（ 1928
年毕业）和丁光训（ 1948年毕业），都是毕业于此。

十、新派神学（ 1926年 9月）
一、科学博士读神学



虽然协和神学院是属于新派的，但其中仍有少数信仰纯正的学生。他们经常在戴明博士（ Dr. Deming
）伉俪家里举行祷告会，尚节也参与其中。戴明博士是纽约美以美会所办的神学院的教授，也是保守派的基督
徒，因为信仰相同，便和尚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院里常请来宾演讲，新派旧派，一律欢迎。师生对讲员都抱着看戏的态度，看得好就拍拍手，看得不好就摇摇
头。这时，尚节的信仰也熔解在社会福音的大熔炉里，时常攻击热心祷告的信徒，认为他们是情感作用、迷信
派、糊涂热心。

后来，尚节在领奋兴布道时，提到协和神学院的宣道法和解经法是这样的：哲学解经不通，便用科学来证明，
科学不能证明的，算是理论上的寓言，用心理学来做宣道法。任何学科不能证明的，便喊「不合理，不可信」
，把真理一概轻轻地抹煞了。

尚节并不是在蓄意攻击协和神学院。他说他是拥护协和的，只不过他的拥护法与众不同。他不但祷告天父把协
和改组，也照样为中国几间与协和有相同信仰、陷入破产状态的神学院和圣经学院祷告。后来，他很注重信仰
的纯正，不但介绍在北平重生的得救信徒去王明道的教会聚会，也介绍有志献身事奉的人去贾玉铭（ 1880-
1964年）的灵修神学院受造就。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尚节在江西九江领会时的日记中写道：「新神学的内容是： 1
）摧残圣经，随意剪灭； 2）不信神迹、天使与鬼； 3）用心理学解释祷告； 4）用催眠术解释神迹； 5
）看患鬼者为精神病； 6）视灵感为情感； 7）重理智不用信心； 8
）靠科学法解释圣经，不靠神力。自己认为圣经不可信，乃研究他经，因有独创一宗教的思想。我信心没有一
定根基，故随理智而废，遍观各教会只重仪式，互相争执，使我悟一切都是虚空。科学与社会服务尚不能摧残
信心，独新神学则可以完全摧残我的信心。现在许多神学校都是魔鬼传道制造所。」

上图：纽约协和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摄于 1910年。
这所神学院目前附属于附近的哥伦比亚大学。



在协和过了半年，尚节对协和的内幕渐渐深入了解，使他觉得在这里读神学没有意义。因为他在课堂所得的，
不及在图书馆所得的一半，何必花这么多功夫，作课程表的奴隶呢？

为了调剂这个单调乏味的生活，尚节就在图书里埋头研究各种宗教，特别注重佛教，稍有心得、就笔录下来。
有时关门在自己的屋子里打拱静坐，默诵佛经、克身修心。在这种奇怪的情形之下，他还写了几卷书，其中觉
得最满意的倒不是佛学书，而是他翻译的《道德经》。

一方面，尚节在书本里研究诸教，一方面，他又注意各教的组织，常常跑到纽约城的各宗教团体里消遣。这种
教际的逐鹿，使他得到一个结论：各教都是「殊途同归」。

但是，这个结论并不能使他心灵得到安慰。因为他觉得人间一切都是虚幻，人生毕竟为痛苦所层层包围；就是
举世公认的「科学万能」，他也加以否认。他说：「我在科学界生活了多年，从来没有因科学而得到一些心灵
深处的愉快。科学有供给物质享乐的可能，但它决不能稍减人身心的任何负担。哲学、心理学，以及一切学问
，都不能使人从罪里得到释放。」他在心灵里受到骚扰，徘徊歧路、彷徨无主的时候，外面的表现是手脚无措
、坐卧不定、抑郁寡欢。为了避免被人认为是精神失常，他就关起门来，在房子里打坐，念佛修心，也实行老
子「清净无为」的生活。

那时的尚节，在信仰上神魂颠倒、莫衷一是。他觉得自己像一叶扁舟，在渺茫的苦海中漂泊，既没有罗盘针、
也没有掌舵人。

圣诞节前，
有同学三、五人邀他去赴一个奋兴会。他们当初以为，奋兴家必是学富五车的博士。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出
现在崇高的讲台上的，却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五旬节派儿童布道者阿特莉（ Uldine Utley
）。她身穿白衣、白裙、白鞋、白袜，如果她是中国人，一定会使人怀疑她是在居丧带孝呢。

一会儿，她捧着金边皮面的圣经，打开来高声朗读，读毕便请全堂会众静默片刻。静默时，尚节也低头沉思，
觉得会场空气神圣严肃，与平常不同。静默之后，尚节抬起头来，心头愉乐盈溢，恍如身在人间的天国。

这位少女的声音清脆洪亮，讲法透彻清楚，把救恩的大道发挥尽致，「曲曲地宣布天国的奥秘，声声地敲着救
世的警钟，高高地举起基督的十字架。」目中无人的尚节也受了感动，使他的「像渴鹿一般的心灵」，也得到
了一些溪水的滋润。

最使尚节不能忘怀的，是讲完以后跑到台前去痛哭认罪的那些人。其中有巍巍的民众领袖，赫赫的政府元老，
鼎鼎大名的教会牧师，但都哭得像泪人一般。这使尚节受到了极大的感动，可是协和神学院的同学们却不约而
同地捧腹大笑。

尚节对这位少女十分佩服，对她那种有灵感的讲道非常羡慕，一连去听了五晚，每次都心满意足地回来。他心
里说：「我真觉得，她才配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或教授呢。我们的院长起码要谦卑一些、跟她学习一点真理，
才有资格来任院长。换句话说，要是没有她那种完全属灵的心志才能，虽然做了道貌岸然的神学院长，可不是
和纸糊人一般地无用而虚伪吗？」

奋兴会完毕后，这位少女丰盈富足的灵命、庄严肃穆的仪表印铸在尚节心版上，直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写《我的
见证》时，还丝毫没有模糊。她那副谨虔恭敬的态度，富有信心与主相交的神情，不住地在他记忆中浮现。特
别是她滔滔不竭的讲章，经常萦绕在他的耳际，挥之不去。

二、神 在婴孩口中建立了能力



尚节写了一封长信给一朋友，把这个最近的感触周详地告诉他，大意说：「如果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
认他是祂的见证人。传道人在唯一的师傅基督里考试，问他曾否受过圣灵的洗而得了丰盛的生命。使徒时代的
宣教士亚波罗，在没有受灵洗以前就先去传道，结果是因他的传道而信主的，都不明白灵洗是怎么一回事。」

信还没有写完，尚节便良心自责，一针针地刺着他心的深处。他觉得惭愧，因为他进神学院的目的是做圣工，
但他却没有受过灵洗、从来都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于是，他搁笔沉思，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便开始啜泣起来
。

结束曲：奋兴短歌集 58首《你必须要重生》



尚节心里的渴慕，受了那位传道少女的激发以后，便决意不顾一切地追求灵洗，期望能得着生命。但是，所苦
的是得不着门道。

同时，他的同学们又在批评那奋兴会的五旬节派少女，认为她偏重情感、一味迷信。尚节听了这些话，心里便
说：「只要我有那种生命的讲道，有能力的祈祷，管它是迷信也罢，感情作用也罢，我都接受，我都愿意。」

上图：阿特莉（ Uldine Utley， 1912-1995年）是一位美国五旬节派的儿童布道者。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她应各各他浸信会邀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讲道四个星期，听众一万四千人。

寒假转瞬即到，尚节利用这假期的光阴，读了许多属灵伟人的传记、特别是约翰 ·
卫斯理的传记。每读一本，他就赞叹一声：「原来他们也有生命，也有灵力！」他真惊奇这灵力的奇妙和伟大
，原来并非五旬节派、灵恩派才能得到灵恩。他渴望，他也能快快地得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尚节正在跪着祷告的时候，忽听见神的声音在灵里对他说：「我要废弃智慧
人的智慧。」这声音是细而温和的，但尚节听了犹如雷霆乍惊，不觉毛骨悚然、全体战抖。他心里在细酌这句
话：的确不错，人的学问、人的才干、人的一切，岂不都是虚幻而空洞吗？人生如泡影，活着只有痛苦和悲惨
，死了更是虚无缥渺。

这样神志不宁、心思恍忽，终夜不能入睡，眼也不曾一闭，便看见曙光晓白，凉风吹来了一九二七年的第一个
清晨。

十一、经历重生（ 1927年 2月
10日）



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尚节心灵的负担也一天一天地加重，弄到身心无片时宁静，在无可奈何中发出这样的问
题：「为什么要我在这虚浮的俗世，来度这愁烦苦恼的生活？」他越想这个问题，心灵卷缩得愈紧，越紧就越
黑暗，黑暗到比夜的漆黑更甚。圣灵和恶魔在他心里争战得最猛烈的时候，也就是罪与义决胜负的一刹那。这
就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发生的事。

这一场苦斗，最好用尚节自己的话为描述：

「那晚，我祈祷。我不但诚恳地迫切祷告，我真是拍灭了自我的迫心直求，我淌着忏悔的泪捧着求救的心，一
声声求主的血来遮蔽我，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不再有人间虚华的奢望，不再有空中建楼阁的计划。我不过敝开
我赤裸裸的心，求神可怜我在魔鬼铁蹄下挨痛的身、心、灵。」

神的灵进到尚节的生命里面运行。大概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一幕幕的罪剧开始在他面前演出了，他自己大小轻
重的罪，一无遗漏地在眼前展开。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显出。最使他难堪的是，他没有办法除去这许
多罪，使他觉得自己是罪魁，理当永远沉沦地狱。

触目刺心的罪 ――
陈列在面前，要闭目不看是办不到的，设法除去也是不可能的。在焦急之际，尚节想到在箱底还有一本被遗忘
许久的新约圣经。他打开圣经，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那里说到主耶稣为他的罪而受难的经过。他仿佛跟
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到各各他。一路荒凉寂静，他自己也和去钉十字架的罪人一般，低了头、弯了背，眼都不
敢斜视别人，只能蹒跚地跟着主的脚步走。这真是难受得一刹那，所负的重量几乎把他压死。

不知怎的，耶稣已高悬在木架上了。头侧着、两手鲜血淋漓，这惨像使他伤心。他谦卑地跑在十字架底下，俯
伏在地上、求主用宝血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他直求到午夜，钟声敲了十二下。他高呼哈利路亚，因为他罪的重
担都脱落了。于是，他身轻若飞絮，跳着赞美主。这时，忽然又转入另一个场面：

「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当然是有赦罪权柄的神子说的，尚节亲眼看见主立在他面前，脸上发光、头戴冠冕
、手有钉痕，对他说：「你要改名约翰！」

罪已得赦，他看见自己的心空洞而清洁，像间幽静雅致的房间。房门开处，圣父、圣子、圣灵，都登堂入室。

在晚上一点，尚节觉得全身疼痛难当，全身骨节、心脏肺腑，没有一处不疼，好像受了重伤。他问耶稣说：「
这是哪来的病，使我如此痛楚？」这时，圣灵兴照他的心灵，使他明白与主同钉同死的真理。在这个难忘的重
生之夜，他在异象中看到的属灵活动影片一共有七大本，从看见自己的罪恶真相，一直到奉差遣为止。

后来追述上面所述的异象时，尚节说：「那晚上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灵命生日，我不能忘记！同时我受了
主的使命：去向万民作末世的见证。主给我改名叫约翰，用意是这样的：当日施洗约翰是给主开路修道的先锋
。这个时代，主不久即将再来。在将再来而未来之前，主也要选召先锋。主再来与初来不同：先锋不止一人。
主召我作这先锋之一，宣传『天国近了，主必快来』的消息。」

结束曲：奋兴短歌集 58首《你必须要重生》



在经过了难忘的重生之夜以后，快乐的灵支配了尚节，他逢人便说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奇事，特别是向老师同学
们大胆宣示一切。虽然明知要受他们的讥诮，但他却毫不顾忌。

说也奇怪，这时有一个素不相识的瑞典人无故送给他一个地球。他接在手中，毫不解其用意。正在狐疑之际，
他心底接到圣灵的指示：神叫他为传道的缘故，要走遍全球。

「我谢了送地球的人，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再细看这圆形的球体。渐渐地这球幻作长方形，似乎是一个长条的
人身，背负着大十字架，头部有巴勒斯坦字样，胸部是中国 ……
整个世界都在十字架上的人身上显露无遗。远远地，隐约看见一些古古怪怪可怕的兽形人类。我眼本来近视，
所以我贴近些看个详细，才看清那些可怕的人物，原来都是我曾崇拜、我曾敬仰过的牧师、会督和神学的大教
授们 ……」

重生之后，尚节看见宇宙万象都值得我们去欣赏神的美、赞美主的善。同时，万物都在述说主的真理。在一草
一木间，都可以看见神真体的奇妙，伟大、圣洁、光明、智慧 ……

从此之后，当他无论在言语上或思想上犯了罪，即使是平时不以为罪的那些罪，他都当作大罪一样重视。他一
犯了罪，就去读圣经，经文就会指责他的不是。他看见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脱不了一个「罪」字。他诚心祷
告求赦之后，随便打开圣经，就能读到安慰的话语、赐福的句子和赦罪的应许。当他贪恋世俗之念油然而生的
时候，圣经便给他申斥世界的警句。这时，圣经已经不只是他生命的粮，而且是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了。

从此以后，尚节除了密室灵修之外，还分配时间出去布道。二月十二日，也就是重生后的第二天，他参加万国
学生交谊会，在几分钟内向会众见证基督如何改变了他灰暗的人生。此外，他也常常流泪劝人来就基督，以享
受祂所赐赦罪的平安。他更诚恳地指出一些传道人牧师的罪，请他们和他跪着祷告，求主赦免他们疏忽圣工、
或者不忠实宣传真理的罪。虽然这些人很少接受他的忠言，实行改过的更是少之又少，但主随时加给他力量，
使他不致灰心。

在此以前，美国报纸对尚节活动的报道和颂扬，他都剪了下来、糊裱得好好的，准备作为将来向亲友夸口的材
料。重生以后，尚节听主的吩咐，把这些都烧了，此外，还焚毁了一批协和神学院的教科书。尚节本来酷爱唱
歌，重生之后更是长歌不已，时而高唱、时而低吟，时而流泪赞美主、时而欢笑感谢神。因为，有这些种种的
行为，协和神学院的当局便断定他患了精神病。

二月十七日，尚节出去买一枝新笔和一本新圣经，在回校的路上见到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小孩子，蹲在路中心写
「休息  Rest」。再走不到几步，又遇见另一个同样可爱的小孩子，同样在写「休息  Rest
」。他还漫不在意，依旧走他的路。但是，当他第三次看见另一个儿童也在写「休息  Rest
」的时候，他便不得不对此字、此事加以思索了。思路还未打通，他已经回到了学院。巍峨的院子，使他想到

十二、疯人院中（ 1927年 2月至
8月）
一、被当作疯子



这里面住着的老师同学 ――
一帮「偷了神的钱、在做撒但奴隶」的人！想到这里，尚节不胜感慨，两行清泪禁不住淌了下来。

这时，院长忽然亲自来到校门口，用慈和的话劝尚节到离校很远的乡下休息。话虽慈和，却是一道命令。尚节
自忖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几天的休息可以使他多读圣经，出来后精神饱满，可以多作主工。于是就表示绝对
服从，只要求回宿舍去拿几件衣服和日用品。不料，院长不但不允许这个请求，反而催他快些跟一个人走。他
机械地跟着他走，身边除了新买的自来水笔及圣经外，什么也没有。在野地走了好一会儿，在晚上才走到一所
名叫百花谷医院（ Bloomingdale Hospital）的精神病院！

这是一所有名的精神病院，设备完美，规模宏大，共分七大栋。尚节进住的是第四栋。进院之后，他才知道院
长早已为他筹备好一切，否则绝不会一进院，就有人引导他入哪一栋哪一室的。他们叫他洗澡，换上病人所穿
的白衫，吩咐他躺在床上静养。尚节心里暗暗觉得好笑：「他们真的把我当作疯人看待了。」

进入精神病院的第二天，医生把他详细检验，首先是抽血，其次是盘问他的祖先身世，想知道他的疯病是否由
遗传而来。

尚节对医生说：「我自己很可以查验我自己是否有疯病，因为我很明白血统和遗传关系的原理。我虽不是大名
鼎鼎的医学博士，然而我也曾读过你所读过的那些书本。不信吗？可以到俄亥俄大学问我的教授和同学们。」

医生想查一查他的思想会不会紊乱，就背一则短的故事，叫他听后写出。他写出后，医生不但看出记录之无误
无遗，还惊羡他记忆力之强。尚节又对他说：「往日我曾译过老子的《道德经》一厚册，著有《英国孤儿院史
记》和《耶利米书注释》等书，你可以在那里检查我思想的全部，看看其中有没有缺乏系统的破绽。」

医生听了他的话，默然不语，只吩咐他卧床休养。那时，尚节自己也感到身体疲劳，在镜中看见自己面黄肌瘦
，不禁感谢神给他这样的好机会，使他一文不花、就可以入院休息。他打算一星期以后，「有强健的身体和饱
满的灵魂，出去作光明而活泼的见证。」那时，他才想起昨天三个孩子写「休息  Rest
」的意思：他们是奉神旨意，向他作住院休息的预告。

院中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饮食是最上等的滋养品，但尚节并不贪恋这些物质的享受，却痛感他们并不把他当
成一个有思想、有理智的学者，却把他当成一个精神病人，甚至当成一个犯了大罪的犯人，在那里受监禁。尚
节的一行一动，都要得到医生的许可。看护们紧紧监视着，终日以一副森严可怕的面孔望着他！

医生为了检查他的思想有没有变态，就到他宿舍里，把亲友寄给他的信翻箱倒箧地寻了出来，然后一封一封地
读下去。尚节心里说：「这不是笑话吗？果真要在书信上查我思想的话，应该检查我寄出的信才合理一些；他
们却把那些丝毫没有关系的来信一封封地看。」

在院中接到的信，当然也是先由医生拆阅，而且由他们代回，声称宋某精神病发作得厉害、不能执笔。这使尚
节深感身心没有自由之苦。

尚节刚刚入院时，住的是第四栋；后来他体重增加，精神也恢复原状，就移往第六栋。一个星期以后，又搬进
第二栋。根据医生的判断，只要再住院四十天就够了。可是，时日逐渐过去，尚节出院的希望却一线也没有。
他忍无可忍，就发起牢骚来，对医生破口大骂。结果反而激怒了医生，把他送进第七栋。

第七栋所住的都是打架骂人的疯子，一天到晚地吵闹，再加以种种杂沓的响声，使他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就苦
求移住第三栋，却未蒙许可。在尚节附近，有一个疯子是个财主，他发疯的态度非常可怕，忽然间大哭不已，

二、进入疯人院



号叫着：「唉！我从前和姑姑犯奸淫 ……
」说着，就咬舌流血。后来医生来了，用橡皮塞在他口里。一会儿，仍旧好好的。尚节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
答道：「我在地狱里被焚烧，极其难受；我当不起那种痛苦，所以咬舌呼号。」

六月二十日下午，尚节见那位看守他寸步不离的青年护士，不知怎的由打盹而进入熟睡，认为这是逃走的大好
机会，就跳下凉台拔腿飞跑，一口气跑了两三里，躲在一个麦田里藏身。但是，他还是被一头警犬找到了，又
把他押解回院。

第七栋的「武疯子」，整天不停地在啰嗦吵闹、咒骂狂歌、拍手挥拳、乱蹦乱跳，使尚节没有片刻的安宁。还
有一名警察，整天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晚上也睡在他旁边。院方还叫他织篮子，织了又拆、拆了又织，翻来复
去地做无意识的工作。他所受的精神痛苦，若不是亲历其境，是无法领略的。

有一天晚上，尚节想到所有的荣誉都已化为尘烟，过去有一百多个朋友，每月会收到五十多封信，现在谁还敢
理会疯子，顿时想以自杀了结自己的一生。在这绝望之际，他忽然听见主的话：「小子，你是我用宝血赎回来
的，怎么可以随意轻生？」他回答道：「主啊！卑微的我，生无见天日的一天，欲图报而无从，生不如死。所
以要自杀。」主的声音继续对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若能忍耐，过了这一百九十三天
的苦难，你就知道怎样背十字架，跟我走各各他顺服之路了。」这时，眼前的黑暗忽然不见了，主的荣光四面
照着他。

一个星期以后，尚节再次恳求医生把他移住第六栋，说明他之所以逃走，不是因为神经错乱，而是因为自己天
性好活动、好自由的缘故。结果，院方答应了，于是搬住第六栋。他的看护慢慢地受了他感化，不但不像以前
那样严厉冷酷，而且答应代他传达书信。尚节快乐得说不出话来，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驻美中国公使，报告他自
己被美国人无理拘在精神病院里，丧失了行动与言论的自由，请他立即与美政府交涉。

八月三十日，尚节在美国最知己的美国朋友、卫斯理大学毕业的乌医生夫妇从欧洲回到美国，知道他已进了精
神病院，就立刻赶到纽约，到医院去看尚节。尚节一见他，禁不住哭诉他种种经过和详细情形。乌医生安慰他
一番之后，就去见神学院院长，表示愿意签名保出尚节。那时，神学院长已经接到中国政府通电调查，焦急万
分、走投无路，忽然有人来担保解围，当然乐得答应。于是，尚节当天就恢复了自由。从进院的第一天算起，
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百九十三天！

在这难忘的一百九十三天里，精神病院成了神为尚节预备的特殊神学院。因为在尚节住院之后不到两个月，外
面就爆发了密西西比河大洪水（ Great Mississippi Flood of 1927
）。这是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大洪水，一直到尚节出院之前才逐渐消退，期间七十多万人流离失所、波及
全美，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则国共决裂，双方内战开始。但神却在大洪水期间，
为尚节预备了最好的环境，让他在精神病院里衣食无忧，不必牵挂时局、专心读经灵修。

三、特殊神学院



上图：一九二七年四月 27日，阿肯色城在密西西比河大洪水中被淹没。

尚节后来回想神在精神病院里给他的课程，有以下两项：

第一，主训练他，使他成为神顺服的仆人，把他的个性脾气都陶冶了一番。当他真能投降顺服的那天，就是他
在神面前获得神学学位、毕业出院的晚上！

第二，主教导他明白圣经。他在院中用主所指示的四十种方法，把全部圣经读了四十遍。这时他才知道，圣经
真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感动写出来的，每章每节都是为他灵命益处而作的。最初神用插图一样的显示，指出
每一章的关键。然后，神用一个个含有深意的字，如「爱」、「信」、「义」等字，教他不要咬文嚼字、而是
把全部圣经贯通起来读。

真是神所赐的珍贵教训，尚节在《我的见证》里说：「我把每种读法和灵感都详细记录起来。不上几天，簿子
记完了好几本 ……
凡是神吩咐我说的，我常向人讲，但是很多是神吩咐我要守口如瓶，我一一讳莫如深地藏在我的心底。起先我
的记录都用英文，因为时常有人来偷看或检查，我就改用中文记录 ……」

出院后，乌医生夫妇挽留他在家乡辛辛那提（ Cincinnati
）小住。那时，协和神学院院长找人把他的行李全部送还。从此之后，尚节与协和神学院的关系便完全断了。
其实，这间神学院早已把尚节除名，从来没有为这位「中国的卫斯理」而感到光荣。它的一位教授说过：「协
和神学院跟宋尚节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这间神学院倒是为培养出众多的中国不信派领袖而沾沾自喜。

尚节在精神病院里所得到的神的启示，是丰富而重要的，所有得预言后来都一一实现了。有些在院中不知其意
，到实现时才彻底了解，却是很不好受。这些启示，尚节很少对人说及，因为说起来怕人认为是骄傲自大，也
怕人把他看得太高。他以为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得了奥秘的启示，却在十四年后才对人提及，理由也是相
同的。



在尚节的日记中，记有一篇短文，题目是「科学、历史与宗教」，此文可以作为他留美七年的总结。文中写道
：

「忆高小毕业时，我目空一世。中学时期，我目空一国。大学时期，我目空一校。硕士时期，我空一己。到博
士时期，则空空如也，恨早不自谦也。在哲理中学，我各科都是最优等。在大学时期，我学冠三百人以上。在
攻读硕士、博士时期，我各科亦最优等，我非不苦学也。初到美国，只有六元美金，以后一切都自给，得三个
学位，得两个最优等荣誉奖章，费时五年六个月。

「我作农工两星期，电机工一夏，刈草工一夏，屋工一夏，缏工一夏，此外杂工数十种。初到美国以作工为耻
，今则以为荣也。工作中所得之经验助我研究科学也。攻硕士期间，我不注重交际，后我极重交际，如倡万国
学生讨论会、种族和合会、乡村布道团、童子会，所得之经验乃学识之实验也。工作之经验、组织之经验与历
年苦学之经验，合以得科学研究法之钥匙。

「得博士后，我有作助教之机会，因得时间精研历史、哲学。此时我屡有无神观念。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初
无趣味，后列中外史比较之，始悟无神说之不正。重读科学及历史，悟科学之学理可变之为宗教学理也。但对
宗教，仍未入门。我乃排除一切引诱，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研究心理学、宗教史及各种宗教信仰，始悟宗教
与历史是二而一，一而二矣！又悟历史之总括与耶稣一生之事迹两相符合。宗教、历史、科学是三而一，一而
三矣！因悟科学研究法之妙用矣！我融会贯通之日，亦即我受难之日。

「在精神病院近七个月中，我得遍览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变迁史，我始终不信自己有精神病也。但我之观念
变矣，基督即我之生命，历史即我之师，科学即我研究之工具。我乃已死之生人。就世界与我而言，我只有四
个主义： 1）实行主义， 2）神爱主义， 3）无己主义， 4
）空世主义。人以我为痴亦可，以我为狂亦可，以我患精神病亦可。」

结束曲：奋兴短歌集 58首《你必须要重生》



尚节在辛辛那提住了一个月，心情静如止水，一心候轮回国。

这时，有一位牧师请尚节到他家里吃饭。他请尚节弹一弹钢琴。尚节弹时，旁边一位又聋、又瞎、又哑的女子
，用手按在琴上。尚节弹完了，牧师就请这位三不全的女子弹琴。奇怪，她把刚才尚节所弹的调子再弹出来，
一点也不错，而且弹得很好。后来旁边有人捧起她的手，不知她怎样知道要她弹的是第几首。

这事给尚节一个很深的印象，而且成为一个最大的教训。他深信这教训是神所赐的：「神要我在这末世里也像
这女子一样听不见、看不见、说不出。因为要作神仆人的，若不是眼睛完全看不见世界和财利，耳朵听不见人
的讥刺和辱骂，并且人骂我、讽刺我，我并不还口，就不配背十字架跟从主。惟有这双手，日日要做神要我做
的工，去完成祂的旨意。愿神叫我每天的生活，真能对世界看不见，只仰望祂；对一切声音听不见，只听见祂
的声音；对逼迫不还口，只日日宣讲福音；但愿我的一切举动，都能显出主的慈爱；但愿我能和保罗一样，与
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在秋风飒飒的十月五日，尚节别了患难知交，到西雅图乘轮回国，于十一日启碇。他从一九二零年二月十一日
离家，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重生，恰好七年。而从重生日到十月十一日离美返华，恰好是八个月。这七年
八个月的经历，正是神为他将来事工的预备！

在美国住了七年八个月，现在带着归去的，身边有金钥匙、金奖章和博士、硕士学位的文凭；脑子里记着溺死
者的异象，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奇梦，重生的经历。还有一个最近的梦，他也记得清清楚楚 ——
他自己躺在棺材里，穿戴着博士衣帽，说道：「就世界而论，就自己而论，我已死了。」

一方面，主的启示和呼召是这么清楚；但另一方面，世界的诱惑也是非常强烈，而且有非常属灵的理由：他现
在已经得了博士学位，在化学上植根既深且厚，将来还可以进一步博取国际声誉，这岂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福音
广播台吗？如果走这条路，不但在学术可以有大贡献，在经济上也可以有很大的收入，对于做了一辈子穷传道
的父亲，也可以稍娱其晚年，自己更可稍尽子职，略报双亲劬劳养教之恩，岂不是一举而数善俱备吗？

这种心灵上微妙的冲突，在他整个的归国航程中继续不断，而且越来越剧烈。他已经把他的才智摆在祭坛上了
，主岂不会为祂自己的荣耀使用这些才智、而不对他再有所苛求吗？这种想法，最后被另一种想法所克服了：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于是，他和保罗一样，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
荣名厚利，抛掷得干干净净。

一天，
当归船驶近中国的时候，他把箱子里装着的金钥匙和荣誉奖章等等，一概拿出来抛在海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三日，他在厦门鼓浪屿领会讲道记录中写道：「我在船上，见我同胞抽大烟、赌钱。又听见一个外国人说：『
中国人比狗还不如。』我听了这句话，跑到自己房里，流泪祷告：『神啊！求祢救我的同胞。』我把我所得的
博士的金钥抛在海中，我立志，死也要在中国传道，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是死，我也甘心。」

十三、撇弃粪土（ 1927年 10
月）



尚节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取悦他年老的双亲。后来，他一九三八年在福州讲道时说，这张博士文凭
是送给他母亲的。柯尔牧师也说，曾在尚节家里看见这张文凭，装了镜框在壁间挂着。当柯尔注视这镜框的时
候，尚节对他说：「像这样的东西，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

上图：宋尚节曾经就读的俄亥俄卫斯理大学（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德拉瓦，于 1842年由循道宗长老设立。

尚节毕业之后，该大学于二十年代放弃了崇拜聚会，代之以联谊会（ Sororities）。

结束曲：奋兴短歌集 58首《你必须要重生》


